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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不难有情不难有情不难有情不难，，，，有义才会更高级有义才会更高级有义才会更高级有义才会更高级
参加某公司 16周年庆，

在摆了十几桌的大厅里穿
过，竟被带入了紧挨舞台位
置高层啸聚的一桌。作为局
外人，最大的好处是只需要
微笑。

我对面坐着公司的老大
张总，中等身材，黑红脸膛，
别着鲜花的黑色西装明显大
一号挂在微胖的身体上，如
果不专门介绍，我还以为他
是我家对门正在装修常常来
看效果的包工头。

年会开始。第一个请上
去的就是这位西装男。声音
里竟饱含着深情与担当，十
几年的奋斗史，从白手起家
一步步走到今天，言语不浮
夸不空洞，那些原本与我毫
不搭界的内容，一点一点竟
听进了心里去。

我左手边的瘦高男人略
显市侩，一直在得意地说着
他跟台上的老总很熟悉很哥
们之类的话，令我多少有点
厌烦和不耐。

在酒过三巡的短暂消停
间隙里，去邻桌喝了一轮的
张总回到桌上，看着我们所
有人，眉眼中是复杂的情绪：

“你们不知道，这位瘦高老哥
啊，是我的贵人。”他看着我
身边那位对他的发家史表现
得知根知底的男人：“2005
年，公司遭遇有史以来最大
的危机，接不到单，山穷水
尽，到了破产的边缘。这位
老哥主动找到我，说，你还没
有找我们公司订货啊？于
是，我在他们公司拿到了一
份订单……在最困难的时候
被人拉一把的感觉，真是刻

骨铭心的，所以，每一年不管
在哪里开年会，我都会把老
哥请过来。”

长久以来，总觉得商人
间除了利益倾轧难有情谊，
无奸不商是所有生意人的标
签，而今夜，这两个男人間的
深情，竟也这般令人动容。

我看看身边的瘦高男
人，他的小眼睛似乎也没那
么不堪了。

菜过五味，舞台上主持
人让大家摇手机抢红包。我
注意到瘦高男人旁边的他的
妻子一直在低头吃东西，就
多事地问：“您太太不抢红包
吗？”

他含糊道：“她，不抢。”
虽然好奇，我也不便再

多言。
一轮红包雨下完又一轮

抽奖后，他太太突然隔着他
笑着对我说了一段话。我想
礼貌地回应一下，却完全没
有听清楚，而这不清楚绝不
仅仅是外部环境嘈杂，更多
的，她很严重的口齿不清。
我求救地看着瘦高男人，又
看看他太太 ：“不好意思，我
没听清您说什么。”

那个胖胖的面目有些模
糊的女人冲我笑了笑，也看
向她身边的男人。瘦高男人
说：“她说你很像我们小区里
的一个人。”

哦，我有些尴尬地笑了
笑。又听见她说了几句什
么，但我还是没听得太明白。

瘦高男人给太太夹了一
块鱼肉，再转向我：“她二十
年前患鼻咽癌，手术后听力
就受损了，7年前已经完全失

聪，现在一点声音都听不见
的。”

我讶异地看着那女人有
点肿胖变形但神情坦然的脸，
又看看这个小眼睛的瘦高男
人，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想着
二十年的光阴里，他陪着她治
疗，带着她去配助听器，交流的
困难，生活里的种种不便，包
括她渐渐老去走样的容貌，
7千多个日夜，有多少艰
难的挣扎和鼓足勇气的
面对且绝不躲闪。

她很难，他，也
不易。

人 间 仓 促
白云苍狗，人
生里有情不
难，有义才
会 更 高
级。

唐琬&陆游：女人在婚姻里，千万别太懂事

人越长大，经历越多，对事物
的看法就越不一样。

就像我们曾经喜欢令妃、讨厌
容嬷嬷，后来却发现令妃是个“心
机girl”，容嬷嬷是护主的忠仆。

曾经喜欢何书桓、张无忌，如
今却觉得他们在爱情里左右摇摆，
并非值得托付的良人。

第一次读陆游唐琬《钗头凤》
背后的故事，遗憾有情人不能长相
守；如今再读起，却觉得悲剧在最
开始就已注定了，故事本身也许并
没有想象中凄美。

就像李碧华曾说；“那些才子
佳人的故事，恩恩爱爱，卿卿我我，
瑰丽莫名，却根本不是人间颜色。

人间，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脸。”
才女唐琬，凋零于28岁寂寞的

深秋。
她这一辈子的爱与怨、幸与不

幸，都与一个叫陆游的男子有关。

小孩子的爱情只谈喜好小孩子的爱情只谈喜好，，
大人的爱情要懂经营大人的爱情要懂经营
陆游和唐琬青梅竹马一起长

大，两家早定下了婚约。
成亲时，陆游 20 岁，唐琬 17

岁。
婚礼很热闹，名门望族，高朋

满座，锣鼓喧天，闹了一整天。
陆游郑重地将祖传凤钗插入

唐琬发间，双方甜蜜约定：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二人出双入对，吟诗作赋，琴

瑟和鸣，感情好得不得了！
好到连“亲婆婆”都开始嫉妒

了！
本指望儿子先成家后立业，谁

知他日日沉迷温柔乡，连科考这等
大事都不上心了，又如何光宗耀祖
呢？

当妈的自然不会去怪罪儿子，
那么“背锅”的只能是唐琬：

“女子无才便是德”，都怪唐氏
整日卖弄才情，耽误了务观的前
途！何况唐氏进门一年多了，肚子
迟迟没动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呀！

陆母很着急，跑去算命，算命
的说：“唐琬与陆游八字不合，先是
予以误导，终必性命难保”，陆母信
了、紧张了，棒打鸳鸯，多次逼儿子休
妻另娶。

陆游当然不愿，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

他将唐琬藏在别馆，时时前去看
望。谁知走漏了风声，被陆母抓个正
着，闹了好大一场。

正如周密《齐东野语》所载：“既
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
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
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

无奈之下，陆游只得休妻。从此
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
生欢喜。

故事读到这里，特别替唐琬委
屈。

她做错了什么呢？明明是受
害者，却搞得好像“被和离”全是她
的错——有才！无后！

但唐琬的确是有错的，她错在
太懂事，爱得没有锋芒。

明知丈夫不敢忤逆母亲，却还
是义无反顾地相信他。她有才华
却无手段，明事理却不硬气，把自
己的幸福完完全全寄托在别人手
上。

被婆婆棒打鸳鸯，碍于“孝”
名，她不敢反驳；被丈夫金屋藏娇，
她虽不愿，却不曾反抗。

生生把自己一个明媒正娶的
“原配”变成了见不得光的“外房”，

在别人降低她身份的时候，先一步
默认并主动拉低了自己的身价。

我们固然提倡爱要纯粹、要坦
诚，可唐琬面对的现实，显然不是
光靠爱就够了的。

她得有相应的智慧、手腕和底
气去守护那份爱，活成自己的主心
骨，而不是依附别人，被他人的一
举一动牵着鼻子走。

可惜那时的唐琬，是做不到这
一点的。

最好的分手最好的分手，，是不暧昧是不暧昧，，不撩不撩
拨拨，，不打扰不打扰

时光纷飞，一转眼便是数年。
使君有了新妇，相敬如宾，膝

下育有两子；罗敷嫁了新夫，南宋
宗室赵士程，待她真心实意。

陆游仕途失意，怀着一腔愤懑
回到故乡，时不时去当初常与唐琬
一起去的沈园散心。

好巧不巧的，就撞上了随丈夫
一同前来的唐琬。

匆匆照面，几句寒暄，唐琬逃也
似的携丈夫离去了。只是那特意嘱
咐烫好的热酒和点心，终究暴露了那
句没能说出口的关心。

咽下一口温热的黄藤酒，陆游很
快就“醉”了。过去郎情妾意、红袖添
香的种种如走马灯般在脑海中回放，
一不留神，就疼得钻心。

借着酒劲儿，陆游寻来笔墨，在
园壁上一挥而就：

《钗头凤》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

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

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

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

书难托。
莫！莫！莫！
好一番深情的撩拨！吹皱了

唐琬的一池春水。
看到题词后，唐琬百感交集：
心里是甜的，因为我爱的人他

还爱我呀！心里是苦的，可惜我们
明明相爱，却终究有缘无份了！

流着泪，唐琬写下和词：
《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

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

独语斜阑。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
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
咽泪装欢。

瞒！瞒！瞒！
其实，若没有二人这场戏剧性

的偶遇，没有陆游这首情深意切的
“醉词”，唐琬的生活虽平淡，倒也
幸福。

赵士程待她是很好很好的，不
计较她的过去，肯包容她的委屈，
对她尊重照顾有加。

唐琬感激这份“被爱”，也尝试放
下过去重新开始。

却不曾想，种种努力被一首词瞬
间打回原形。

会放不下，不过是因为杯子里的
水还不够烫手，受伤的心还留有一丝
希冀罢了。

陆游表现出来的“旧情难忘”，就
是唐琬渴求的那一丝希冀。

想想陆游和唐琬其实都挺自私
的。陆游的续弦为他育有两子，却得
不到他全部的真心；唐琬的新夫待她
情深意重，却抵不过前夫一首即兴之
作！

一直相信“所爱隔山海，山海皆
可平”，如果真的爱，那从一开始就
不要放弃得那么干脆；

既然分开了、缘尽了，就别再
藕断丝连，否则对双方后来的爱人
都不公平！

好的前任，应该是一分手就彻底
从对方的世界里淡出。不暧昧，不撩
拨，不打扰，情出自愿，事过无悔。

无论多痛多不舍，都要明白
“往事不可追”，那些人注定要离开
你的生活圈，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
怀念。

爱人的前提爱人的前提，，请先学会爱自己请先学会爱自己
唐琬的身子一直不大好，沈园

一遇后更是心力交瘁——
对过往的追忆、对命运的捉

弄、对新夫的愧疚、对现实的无奈，
令她急火攻心，悒郁成疾，病逝于
28岁的深秋。

这大概就是命吧：错把陈醋当
成墨，写尽半生都是酸。

曾经的海誓山盟言犹在耳，过
去的情深意切历历在目，如今却是
前情旧爱，一笔勾销。到底意难平
啊！

得知唐琬去世的消息，陆游除
了一瞬失神，表现倒也正常：继续
搞事业、收失地、打胡人，金戈铁
马，衣上征尘，似乎早把儿女情长

抛诸脑后了。
所有人都以为他释怀了，只有

他自己知道：爱是真的爱，放下是
真的难！

风风雨雨又40年，沈园换了三
个主人，物是人非，但那两首《钗头
凤》一直留在那里。

70岁、75岁、82岁、84岁，陆游
数次前往沈园，抒发着“伤心桥下
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也信美
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的感
慨，于85岁离开人世。

至此，这段纠缠半生、爱而不
得的“旷世之恋”，终于落幕了。

千古绝唱《钗头凤》，成了无数人
心中爱情的经典：有人为她们“有情
人不能终成眷属”惋惜，有人憧憬遇
到一个“爱自己如生命”的良人。

曾经我也如此向往过，可随着年
纪渐长，慢慢发现所谓悲剧，其实从
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陆游面对爱情的无能为力，唐
琬面对不公的逆来顺受，命运之手
的无情捉弄，双方赤裸裸的旧情难
忘……都一步步推着故事走向了
悲伤的结尾。

一直心存疑问：究竟是时代害
了她们？还是他们自身的懦弱害
了自己？如果唐琬爱上赵士程该
多好？如果陆游没写那首词，结局
会不会不一样？

站在当今女性的视角上，我替
唐琬不值。但也深知她无法靠一
己之力反抗封建“三从四德”的社
会，因而深感唏嘘。

但有些事情唐琬其实是可以
把握的：

既然深情无果、被辜负，就该
有壮士断腕、及时止损的勇气，远
离带给她负能量的人事物，在爱人
与被爱之前，学会先爱自己。

现实生活中，像唐琬一样重情
义的女子大有人在。她们一片痴
心，却得不到想要的回应；一腔孤
勇，爱得坦荡，却是飞蛾扑火，在爱的
迷途里无法返航。

愿我们都不会重蹈唐琬的覆辙，
在爱里有真心也有锋芒，不被伤害；

分手洒脱当断则断，不受其乱；
远离爱情里的负能量，不被消耗。
懂得爱自己，也能被所爱之人深情
地爱着。

唐琬在最好的年华逝去，令人
遗憾。多希望她是笑着离开的，那
至少证明她放过了自己。

爱情对她来说是一场大病，离
开则是解脱。


